
两同心

油画《徐光启和利玛窦》创作手记


罗马燕京，异都同志。
徐光启、万历举人；利玛窦、耶稣教士。
几何书，希腊传华，合译逐字。

科技新潮临世，东西均势。
修农历、兴己粮桑；练火炮、破夷弓矢。
握良机，奋进欧牛，惜明龙滞。

这首牌名《两同心》的小词是我在创作油画《徐光启和利玛窦》期间填写的。对于从小生活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近的我，徐光启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几何更是我中学时代喜爱的学科之一。然而直到半个世纪后真正动手画他和利玛窦的历史性合作，我才仔细研究了相关材料。

利玛窦是罗马天主教廷派遣来中国明朝传教的意大利籍神父，徐光启和他的交往共有两次。第一次发生于1600年的南京，科考尚未成功的徐光启38岁，专程从松江府（上海）去拜访利玛窦，会面时间仅半天。第二次从1604年起，地点在北京。已皈依天主教的徐光启42岁，刚考中进士。按明朝体制他进东长安街的翰林院进修，需三年肄业后才能拜官。利玛窦55岁，离去世还有四年。他在北京宣武门买了座民宅充作教堂和居所，原宅已不存在。在徐三年进修期中的前两年内，利玛窦隔天给他上数学课，使他成为最早理解西方科学精髓的中国人之一。徐光启由此萌生了引进这些科学成果以利国人的强烈欲望和热情。到第三年即1607年，这对跨国师生几乎天天见面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名著《几何原理》。

我选择了他们第二次在北京晤面的构图。考虑到利玛窦年高体弱，每天要与徐光启见面切磋到深夜，再综合北京居住特点，我决定将场景安排在炕桌旁。两人便服卸冠，在放松和亲密的环境中研究学问。他们的表情是专注的，把抽象的拉丁数学语汇翻译成普通中国学生能读懂的文字，需要深刻的理解力和丰富的想象力。徐光启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。墙上所挂单球世界地图，系博学的利玛窦自绘。他曾将此图放大数倍献给万历皇帝，放大后的巨图几经辗转如今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的收藏品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今人所作各种徐光启和利玛窦会面的图画或雕塑，给徐配上明代官员典型的乌沙帽、高皂靴和大红袍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徐在北京翰林院进修三年后接着回乡三年服父丧，再回北京时利玛窦已经去世两年了。两人的所有交往都发生在徐光启正式拜官之前，利玛窦的日记说徐来教堂时是学者装束，也证明了这点。

现存利玛窦的老油画肖像仅见到一幅，为意大利古典风格，可信程度高，人物年龄也恰当，故决定以它作为利的形象依据。现存徐光启的老国画肖像有好几幅，清一色正面官帽朝服，年龄在六、七十岁，应该是拜相后宫庭画家所绘。我根据其特征减轻年龄二十多岁，另寻模特造侧形，以适应二人直面相对的构图需要。

四百年前，当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理时，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发展水平是很接近的。官至宰相的徐光启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，倾其毕生精力提倡用科学理念来富国强兵，卓有成效。可惜他故世后，保守势力抬头，压制科学，闭关自守，使封建的中国日益落后于西方，最终陷入深重的民族灾难。今日回顾，徐光启的远见卓识和为民族谋福利的努力令人钦佩。能为这位上海人的杰出祖先造像且被松江博物馆收藏，我深感荣幸。2011年六月油画完成，恰逢意大利驻沪领事馆举办了一次活动，由文化参赞尼波路先生介绍其新书《我先祖的故事》。他是利玛窦的继任者熊三拔神父的后裔。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徐承熙应邀出席并作了演讲，我的油画陈列讲厅中。画里画外，东方西方，前人后人，浑然一体，生动地印证了中意两国人民友谊的悠久历史和源源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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